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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将预测语言学的理论框架（Guidere, 2015, 2025）应用于现代汉

语普通话的分析。汉语作为一种孤立语，具有严格的语序、高度的语境依

赖性以及丰富的文化内涵，是预测分析的理想研究对象。在回顾源自大型

语言模型的理论框架之后，本文构建了一套汉语预测语法，围绕三个层面

展开：语义预测（基于词汇共现和语义偏旁预测下一个词）、句法预测

（基于话题结构和体貌标记预测下一个短语或句子）以及语用预测（基于

文化脚本预测叙事模式和会话进程）。这套预测语法为汉语教学提供了新

的理论框架，同时为构建语言学上精确、文化上适切的预测性语言模型开

辟了前景。 
关键词：预测语言学；现代汉语；预测语法；分布语义学；话题句法；文

化语用学；语言模型；人工智能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Abstract: This article extends the foundations of predictive linguistics (Guidere, 2015, 2025) by 
applying them to Mandarin Chinese. It demonstrates that the Chinese language, characterized by 
isolating morphology, strict word order, strong context dependence, and a dense cultural fabric, 
constitutes a prime area for predictive analysis. After a review of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derived 
from major language models, the article develops a predictive grammar of Chinese structured around 
three levels: semantic prediction (anticipation of the next word based on lexical co-occurrences and 
semantic radicals), syntactic prediction (anticipation of the next phrase and sentence based on topical 
patterns and aspectual markers), and pragmatic prediction (anticipation of the narrative structure and 
conversational flow based on cultural scripts). This predictive grammar provides a theoretical 
framework for learning Chinese and opens up avenues for designing linguistically relevant and 
culturally appropriate models for the Chinese-speaking ecosystem. 
Keywords: predictive linguistics, Mandarin Chinese, predictive grammar, distributional semantics, 
topic syntax, cultural pragmatics, language model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mailto:sun.min@uqam.ca
mailto:mathieu.guidere@u-paris.fr


 

JOURNAL OF APPLIED RESEARCH IN HUMAN & SOCIAL SCIENCES (JARHSS)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JARHSS 2026 – Vol. 2 – N°2 – Pages 40-50 – ISSN 2677-7193 

www.journal-of-applied-research.org 
 

40 

引言 

预测语言学由 Guidere（2015, 
2025）提出，是一个在当代神经网

络架构背景下分析语言运作机制的

新理论框架。其核心假说是：一切

语言产出——无论口头还是书面—
—都源于基于先前语境的心理预期

过程。在这一视角下，说话者和听

话者持续调动一系列语言规律，使

得某些语言接续比其他接续更具可

预期性。因此，语法本身可以被重

新定义为一套结构化这些预期的规

则和约束系统。相关的语言单位不

限于词：它们涵盖从音位特征到话

语图式，中间经过语素、短语和句

子等各个层面。由此，语言能力在

本质上成为一种跨层面的预测能

力，凌驾于传统的听说读写四项技

能之上。 
这一范式已在多种类型学上截然

不同的语言（英语、阿拉伯语、日

语、西班牙语）中得到了富有成效

的应用，并揭示了各语言受形态

学、语序和语用惯例制约的特定预

测配置。将这一框架延伸至作为孤

立语且使用表意文字的汉语普通

话，开辟了尤为引人注目的研究前

景。汉语不仅印证了预测语言学一

般框架的适用性，而且转移了其理

论支点，考验着其基本概念。 
本文围绕三个方法论概念展开。 

第一个概念是“预测单位”。在汉

语这样缺乏显著屈折形态的语言

中，预测单位既不对应语法语素，

也不对应西方意义上的“词”，而是

对应汉字（字，zì）。汉字的内部

结构结合了语义偏旁（部首，

bùshǒu）和声旁。因此，预测在一

个字形、语义值和语音线索三者交

织的层面上运作。 
第二个概念是“语境窗口”，可以

通过Transformer模型中的条件概率

P(uₙ | u₁...uₙ₋₁)加以形式化。在汉语

中，这一窗口不仅包括线性字符序

列，还包括话题—述题结构、体貌

和语气助词（了le、过guo、着

zhe、吗ma、呢ne、吧ba）的存

在，以及往往隐含的文化线索。 
第三个概念是“预测层级”，它沿

语言分析的主要层面展开：语义预

测（预测下一个词汇单位）、句法

预测（预测下一个短语或句子）以

及语用预测（预测叙事图式或即将

到来的会话进程）。这三个层级并

非孤立的层次：它们相互制约，正

是其相互关联构成了汉语的独特

性。 
除上述概念外，汉语还有三个结

构特征使其成为预测语言学的极佳

研究对象。 
首先，分词本身就是一种预测行

为：由于缺少正字法分隔符，词边

界的识别成为一项概率任务，取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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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字符共现的频率。 
其次，声调——四个具有区别意

义的声调加一个轻声——执行着文

字未标注但说话者的预测期望自然

纳入的语音消歧功能。 
最后，语境依赖度在汉语中达到

了极高的水平，许多话语如果不调

用共享的文化脚本——包括等级关

系意识、面子（面子，miànzi）管

理、礼貌仪式等——就无法被准确

理解。 
这种“预测性语境化”被构想为一

种教学工具：它为汉语学习者提供

了一种内化语言的新途径——不再

是积累规则，而是逐步习得语境期

望。 

从一般框架到汉语的特殊性 

预测语言学的基本假设是：形式

和意义并非独立于其出现的语境而

存在，而是共同涌现于由使用所稳

定的分布规律之中。这一假说根植

于二十世纪分布主义语言学的传

统，如今在当代神经网络架构——
特别是Transformer模型——中获得

了数学形式化。预测被表达为条件

概率P(uₙ | u₁...uₙ₋₁)，其中每个语言

单位的估计取决于由注意力机制加

权的语境窗口。当这一框架应用于

英语、阿拉伯语、日语或西班牙语

时，揭示了各语言受形态学、成分

拓扑结构和言语惯例制约的特定预

测概貌。然而，普通话以独特的方

式对这一机制构成考验，甚至要求

对预测语言学的概念进行部分重

构。 
第一个理论位移涉及分词。具有

正字法分隔符的语言（如法语或英

语）为自动处理提供了一个便捷的

初级切分层，空格标示着词的边

界。相比之下，汉语书面文本呈现

为一串连续的字符流，没有明确的

词界标记。无论是在字符层面、多

音节词层面还是子词单位层面进行

的分词，本身都成为一种预测操

作：一串字符构成词汇单位的概率

取决于其共现的频率和凝聚度。例

如，字符串“中国人”可以被切分为

“中国|人”（“中国的人”）或“中|国
人”（“中部之国民”），只有语境及

其激活的概率期望才能做出判断。

因此，分词并非预测的前提——它

本身就已经是一种预测行为。 
第二个位移涉及语音学。汉语是

一种声调语言，四个区别性声调加

上一个轻声足以区分在其他方面同

形或同音的单位。这一声调信息虽

然不出现在日常书写中，但同样结

构着说话者和听话者的期望。例

如，最小对立组“妈”mā（“母
亲”）、“麻”má（“麻”）、“马”mǎ
（“马”）和“骂”mà（“骂”）充分说明

了这一现象：消歧既通过声调预测

进行，也通过语义语境进行。此

外，大量非声调同音词使得语音预

测与语义预测不可分割：学习者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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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学会“听”出文字所未写之义。 
第三个位移更为深层，涉及语境

性。诚然，任何语言都具有语境依

赖性，但汉语将这一特性推向了极

高的程度。主语省略频繁，回指隐

含，句末助词承载着在其他语言中

可能仅由语调传递的言外之力。尤

其是，许多话语只有通过调用共享

的文化脚本才能获得完整意义：等

级关系意识、面子（面子，

miànzi）管理、谦虚礼仪、礼貌和

互惠仪式。一句简单的“吃了吗？”
（Chī le ma？，字面意思“你吃了

吗？”）不能被理解为关于饮食的真

正提问：在大多数情境中，它作为

一种寒暄公式发挥着类似于“你好”
的功能。只有以对使用惯例的了解

为基础的语用预测，才能消除歧

义。 
这三个特征——概率性分词、区

别性声调和高度语境依赖性——并

非汉语预测建模的障碍：恰恰相

反，它们是最富生产力的机制。它

们充分证明了为普通话构建专门的

预测语法的必要性。 

汉语预测语法 

汉语预测语法与传统描写语法的

区别在于其研究对象：它不试图阐

述支配单位组合的封闭规则，而是

旨在绘制使某些接续比其他接续更

为可期的概率规律。它不以“正确”
与“错误”相对立；而是对“可能的”、
“边缘的”和“出人意料的”进行梯度排

列。在这一视角下，掌握普通话不

再是记忆一套固定结构，而是逐步

内化一个“期望视域”——该视域在

三个互补层面上得以结构化：词汇

单位层面（语义）、短语与句子层

面（句法）以及话语与交际层面

（语用）。 

一、汉语的语义预测 

语义预测关注在给定语境中最可

能出现的词汇单位（字或多音节

词）的预测。它依赖于三个交织的

机制：词汇共现、偏旁之间的语义

关联，以及语言中结晶化的搭配规

律。 
第一个机制——词汇共现——在

构成现代汉语词汇主体的双音节词

中尤为明显。当说话者说出“电”diàn
（“电”）这个字时，可能的后续空

间急剧收缩：“电脑”diànnǎo（“电
脑”，字面义“电的大脑”）、“电
话”diànhuà（“电话”，字面义“电的

话语”）、“电影”diànyǐng（“电影”，
字面义“电的影子”）、“电视”diànshì
（“电视”，字面义“电的视觉”）。同

样，在“飞”fēi（“飞”）之后，预期出

现“飞机”fēijī（“飞机”）、“飞
行”fēixíng（“飞行”）、“飞鸟”fēiniǎo
（“飞鸟”）。语义预测在此通过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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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强分布亲和力的字符配对来运

作。 
第二个机制涉及表意结构本身。

语义偏旁（部首，bùshǒu）构成一

个强大的预测线索，在声旁被调用

之前就已引导对字的解释。以水旁

（氵）构成的字大概率属于液体现

象领域：“河”hé（“河”）、“海”hǎi
（“海”）、“湖”hú（“湖”）、“泪”lèi
（“泪”）、“汗”hàn（“汗”）。以心

旁（忄或心）构成的字指向情感或

心理状态：“怕”pà（“怕”）、

“忙”máng（“忙”）、“想”xiǎng
（“想”）、“恨”hèn（“恨”）。这种

规律性赋予了未知汉字仅凭偏旁就

被正确解释的较高概率。 
第三个机制是结晶化搭配，通常

源于古典语言，其前半部分以近乎

确定性的概率召唤后半部分。例

如，“马马”mǎmǎ召唤“虎虎”hǔhǔ，
组成“马马虎虎”mǎmǎhūhū（“马马

虎虎”）。同样，“一石”yī shí在“一
石二鸟”yī shí èr niǎo中召唤“二鸟”èr 
niǎo。成语（chéngyǔ）——四字惯

用语——恰恰是汉语语义可预测性

达到最高强度的形式之一：一旦前

两个字产出，后两个字就受到强烈

制约。 
以下例句展示了语义预测的不同

配置： 
例1——语境语义场：在“我渴

了，想喝一杯___”（Wǒ kě le, xiǎng 
hē yì bēi ___）中，语境激活了一个

封闭的语义场：“水”shuǐ、
“茶”chá、“咖啡”kāfēi、“果
汁”guǒzhī。其他词汇上可能的接续

在统计上极不可能。 
例2——量词制约：在“一只”yì 

zhī之后，预期出现中小型动物：

“猫”māo、“狗”gǒu、“鸟”niǎo。在

“一张”yì zhāng之后，预期出现扁平

物体：“纸”zhǐ、“票”piào、“照
片”zhàopiàn、“桌子”zhuōzi。量词

因此充当一种显性的预测过滤器。 
例3——极性与词汇期望：在“他

不但聪明，而且___”（Tā búdàn 
cōngmIng, érqiě ___）中，后续被限

定为褒义形容词：“勤奋”qínfèn、
“善良”shànliáng、“努力”nǔlì。贬义

形容词如“懒惰”lǎnduo将违反“不
但……而且……”结构的连贯性和预测

期望。 
例4——对比预测：在“他虽然很

累，但是还是___”（Tā suīrán hěn lèi, 
dànshì háishi ___）中，让步结构“虽
然……但是……”召唤表示努力或坚持

的动词：“工作”gōngzuò、“学
习”xuéxí、“坚持”jiānchí。 

例5——成语：开头“画蛇”huà 
shé几乎只能接“添足”tiān zú，组成

“画蛇添足”huà shé tiān zú（“多此一

举”）。同样，“守株”shǒu zhū投射

出“待兔”dài tù，组成“守株待

兔”shǒu zhū dài tù（“不劳而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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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汉语的句法预测 

句法预测关注延续正在进行的话

语的短语或句子的预测。在汉语

中，它依赖于一系列关联结构、体

貌标记和话题图式，其预测价值很

高，有时甚至超过屈折语言中所观

察到的水平。缺乏动词变位在很大

程度上被语序的严格性和助词的功

能密度所补偿。 
句法预测的第一个机制在于关联

结构，其中第一个关联词的出现使

第二个关联词的出现几乎成为必

然。“因为……所以……”yīnwèi... 
suǒyǐ...是典型例子：“因为下雨了，

所以我没去”Yīnwèi xià yǔ le, suǒyǐ 
wǒ méi qù。类似的还有“如果……
就……”、“虽然……但是……”、“不
是……而是……”、“只要……就……”、
“越……越……”，它们在长距离上组

织着句法期望。 
第二个机制涉及话题—述题结

构。如“这本书，我已经看过了”Zhè 
běn shū, wǒ yǐjīng kàn guo le，展示

了话题前置，后接一个谓词结构受

到高度制约的述题。一旦话题确

立，系统便预期述题包含一个及物

动词及其体貌修饰。 
第三个机制是体貌助词和语气助

词。动词后助词“了”le标志着完成，

召唤结果补语或数量补语：“我吃了

三碗饭”Wǒ chī le sān wǎn fàn。助词

“过”guo标志着过去的经历：“我去过

北京”Wǒ qù guo Běijīng。助词

“着”zhe标记状态的持续：“他笑着

说”Tā xiào zhe shuō。每个助词选择

一类可能的后续，并排除其他。 
以下例句展示了不同的句法预测

模式： 
例1——条件关联：在“如果明天

不下雨，___”（Rúguǒ míngtian bú 
xià yǔ, ___）中，结构投射出通常由“
就”jiù引导的结论句：“我们就去公

园”wǒmen jiù qù gōngyuan。省略

“就”是有标记的，统计上罕见。 
例2——递进关联：开头“他跑得

越来越___”Tā pǎo de yuèláiyuè ___选
择一个可分级的形容词：“快”kuài、
“慢”màn、“累”lèi。“越来越”结构排

除不可分级的形容词。 
例3——把字句：在“他把门

___”Tā bǎ mén ___中，该结构将确定

宾语前置化，并投射出一个结果性

动作动词：“关了”guān le、“打开

了”dǎkāi le、“修好了”xiūhǎo le。状

态动词（如“喜欢”xiǐhuan）被排

除。 
例4——被字句：话语“他被老板

___”Tā bèi lǎobǎn ___召唤具有强施事

极性的及物动词：“批评了”pīpíng 
le、“表扬了”biǎoyáng le、“辞退

了”cítuì le。 
例5——话题前置：话语“中国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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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喜欢的是___”Zhōngguó cài, 
wǒ zuì xǐhuan de shì ___召唤一个菜

名：“北京烤鸭”Běijīng kǎoyā、“麻
婆豆腐”mápó dòufu、“饺子”jiǎozi。 

例6——正反问句：A-不-A结构

，如“你去不去？”Nǐ qù bu qù？，投

射出二元回答“去”qù / “不去”bú qù
，排除了旁支语气化。 

例7——连动式：话语“他去商店

___”Tā qù shāngdiàn ___在连动结构的

逻辑中召唤一个目的动词：“买东

西”mǎi dōngxi、“看朋友”kàn 
péngyou。 

例8——否定与辖域：开头“我不

是不___”Wǒ bú shì bù ___选择一个意

向动词：“想去”xiǎng qù、“喜欢

你”xǐhuan nǐ。这一双重否定在下游

投射出一个由“只是”zhǐshì或“而
是”érshì引导的转折命题。 

三、汉语的语用预测 

语用预测关注最宽泛的单位：叙

事图式、会话框架、仪式序列。在

这一层面上，预测不再针对一个字

或一个命题，而是针对预期的言语

行为类型、该行为应当采取的形

式，以及它在社会结构中所占据的

位置。汉语在此展现出极高密度的

文化脚本，使得语用预测具有特殊

的结构性，往往超过西方现代语

言。 
语用预测的第一个轴线涉及问候

与告别的仪式脚本。“你好”Nǐ hǎo—

—“你好”Nǐ hǎo的交换是稳定的。

“吃了吗？”Chī le ma？这一典型的寒

暄公式并不期待对饮食的描述，而

是期待一个程式化回答：“吃了，你

呢？”Chī le, nǐ ne？同样，分别时“慢
走”màn zǒu召唤“好的，再见”hǎo de, 
zàijiàn。 

第二个轴线是面子（面子，

miànzi）管理和仪式性谦虚。面对

“你的中文说得真好！”Nǐ de 
Zhōngwén shuō de zhēn hǎo！这样

的赞美，文化期望的回答不是直接

致谢，而是一种谦辞：“哪里哪里，

还差得远”Nǎlǐ nǎlǐ, hái chà de yuan，
或“过奖了”Guòjiǎng le。 

第三个轴线涉及邀请、提供和仪

式性拒绝。当主人提出“这是一点小

意思，请收下”Zhè shì yìdiǎn xiǎo 
yìsi, qǐng shōU xià时，客人应先拒

绝：“太客气了，不用了”Tài kèqi le, 
búyòng le。主人坚持，最终的接受

在一两次程式化拒绝后才出现。这

种“坚持—拒绝—接受”的模式具有

高度可预测性。 
第四个轴线涉及餐厅买单。“我来

买单”Wǒ lái mǎi dān召唤“不行不

行，我请客”Bù xíng bù xíng, wǒ qǐng 
kè。这种争相付账的仪式可能持续

多个回合。 
第五个轴线涉及间接请求。直接

请求“给我一杯水”Gěi wǒ yì bēi shuǐ
在大多数社交语境中会被认为是唐

突的；预期的形式是“麻烦你，能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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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给我一杯水？”Máfan nǐ, néng bu 
néng gěi wǒ yì bēi shuǐ？“麻
烦”máfan和“能不能”néng bu néng的
出现构成礼貌请求的稳定预测标

记。 
第六个轴线涉及叙事图式。成语

往往是故事的凝缩，提到“守株待

兔”shǒu zhū dài tù就唤起了一个完整

的叙事图式。同样，“塞翁失马”sài 
wēng shī mǎ唤起道家故事：任何不

幸都可能蕴含隐藏的福祀，反之亦

然。 
第七个轴线涉及引导会话预期后

续的句末助词。“吧”ba投射出温和

的建议：“我们去吃饭吧”Wǒmen qù 
chī fàn ba——“好啊”Hǎo a。“呢”ne
将问题转向对话者：“我喜欢红色，

你呢？”Wǒ xǐhuan hóngsè, nǐ ne？
“嘛”ma标记显而易见性：“他是小孩

嘛”Tā shì xiǎohái ma。每个句末助词

都结构化着下一个话轮。 
以下例句在语境中展示了这些预

测图式： 
例1——同事重逢：“张老师，好

久不见！”Zhāng lǎoshī, hǎo jiǔ bú 
jiàn！投射出“是啊，最近怎么

样？”Shì a, zuìjìn zěnmeyàng？，随

后是一个相互恭维和询问家庭状况

的阶段。 
例2——晚餐邀请：“今晚来我家

吃饭吧”Jīnwǎn lái wǒ jiā chī fàn ba首
先召唤“不好意思，太麻烦你了”Bù 

hǎoyìsi, tài máfan nǐ le，然后在坚持

后才接受。 
例3——送礼与收礼：伴随“一点

小礼物，不成敬意”Yìdiǎn xiǎo lǐwù, 
bù chéng jìngyì的赠礼召唤“您太客

气了”Nín tài kèqi le，随后才是接受

——通常不会当着赠礼者的面立即

打开包装。 
例4——道歉与修复：“对不起，

我来晚了”Duìbuqǐ, wǒ lái wǎn le投射

出一种缓和：“没关系，我也刚

到”Méi guānxi, wǒ yě gāng dào，即

使对话者已经等待了很长时间。 
例5——电话结束语：序列“好的

，就这样”Hǎo de, jiù zhèyàng投射出

“好，再联系”Hǎo, zài liánxì，然后“
拜拜”báibái。 

例6——市场上的商业谈判：卖

方报价“一百块”yì bǎi kuài从买方一

侧投射出“太贵了，便宜一点吧”Tài 
guì le, piányi yìdiǎn ba，随后是低价

还价、拒绝，然后逐步趋同。 
例7——亲近者之间的请求：开

头“跟你商量一件事”Gēn nǐ 
shāngliang yí jiàn shì预告了一个请

求，其内容将被推迟，先有一段较

长的语境铺垫。最终的请求通常由

“其实……，不知道……方便不方

便”qíshí..., bù zhīdào... fāngbiàn bu 
fāngbiàn引入。 

这三个预测层面——语义、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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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语用——并非独立的层次：它

们持续相互制约，每一层面都限制

着其他层面的可能选择。汉语从预

测角度看的独特性，与其说在于它

们各自孤立地呈现的面貌，不如说

在于它们的关联方式。 

预测性语言模型 

上述论述开辟了超越语法描写或

普通话教学范畴的视野。汉语预测

语法不仅是面向学习者的教学工

具，也是一个启发性框架，其成果

直接关涉大型语言模型的设计，乃

至更广泛的汉语自动处理应用。这

种语言学与人工智能之间的交汇值

得深入阐明。 
当代神经网络架构——无论是

Transformer模型、文本扩散模型还

是混合系统——归根结底都建立在

预测机制之上。它们在每一步估计

下一个单位在给定语境下的概率，

恰如前述公式P(uₙ | u₁...uₙ₋₁)所表达

的那样。 
因此，模型的质量紧密依赖于其

习得的规律与实际支配目标语言的

规律之间的契合程度。然而，现有

大型模型主要在以英语为主导的语

料上训练，倾向于将汉语作为众多

语言之一加以处理，而未系统考虑

我们所识别的三个结构特征：概率

性分词、区别性声调和高度文化语

境性。 
 

这种同质化产生的模型虽然可以

运作，却难以准确再现普通话特有

的预测概貌，在生成时产出形式上

正确但语用上失当的话语。 
汉语预测语法对此类模型设计的

第一项贡献涉及分词。承袭自英语

处理的盲目子词切分（如字节对编

码）会随意切割复合字符，破坏构

成汉字结构的偏旁—声旁关联。以

预测语言学为指导的分词将整合偏

旁维度（部首）、双音节词的凝聚

度以及成语的典型性。 
第二项贡献涉及助词和关联结构

的处理。体貌助词（了、过、

着）、语气助词（吗、呢、吧）和

关联对是长距离预测算子。一个适

配汉语的预测模型应当将这些标记

明确识别为分支点，从这些点出

发，可能的后续空间重新组织。 
第三项贡献涉及语用和文化维

度。一个面对赞美“你的中文说得真

好”只生成简单“谢谢”的语言模型，

在技术上可能正确，但在文化上是

不恰当的。它缺少了中国说话者期

望的仪式性谦辞（哪里哪里，还差

得远呢）。 
这种“文化适配”的要求不应与简

单的表层本地化相混淆。更深层地

说，要认识到语言从来不是文化中

立的编码，而是一个编码着世界表

征、社会等级和互动模式的共享期

望系统。面子管理、“礼”与“仁”之间

的关系、对谦虚的推崇、对含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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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接的偏好——这些都不是附加于

中性语法之上的语用装饰，而是汉

语可预测性的内在组成部分。 
在更具前瞻性的层面上，预测语

言学与人工智能的结合勾勒出可被

称为“语言学上精确”的新一代模型

的轮廓。“精确”，首先是因为这些

模型将承认所处理语言的类型学特

殊性。“精确”，其次是因为它们将

在大规模分布学习之外整合显性的

语言学知识作为归纳偏置或控制模

块。“精确”，最后是因为它们可以

在不仅仅是形式性的、而是文化上

定位的标准上接受评估。 
这样的取向将有助于减少以英语

为中心的模型的语言和文化霸权，

保护各语言特有的预测概貌的多样

性，并使人工智能成为文化调解的

工具，而非同质化的载体。 

结论 

综上所述，预测语言学远不止是

一个简单的统计分析框架：它为重

新思考现代汉语语法提供了一个富

有成效的理论矩阵。传统描写语法

通过规则目录和结构清单来进行分

析，而预测视角则邀请我们将目光

转向使某一接续成为可能的条件，

转向组织说话者和听话者期望的机

制。预测语言学并不取代既有方

法，而是通过赋予它们一个显性的

概率基础来重新奠基它们。 
我们依次考察的三个分析层面—

—语义、句法和语用——的关联并

非仅仅是一种陈述上的便利。它反

映了汉语语言能力的内在架构。 
在语义层面，我们看到预测在最

精细的尺度——字和词——上运

作，通过双音节搭配的密度、偏旁

的生产力、成语的结晶化以及量词

的制约力来实现。 
在句法层面，预测在短语和句子

的尺度上展开，调动了如“把”bǎ和
“被”bèi这样的结构先导、“因为……
所以……”“虽然……但是……”“不但……
而且……”等关联对、体貌助词

“了”“过”“着”，以及作为主导信息图

式的话题—述题结构。 
在语用层面，预测采取了对仪式

序列、预期言语行为和凝缩叙事图

式的预期形式，其中体现了面子

（面子，miànzi）管理、间接拒绝

策略、程式化谦虚表演，以及如“起
承转合”（qǐ-chéng-zhuǎn-hé）这样

的话语展开经典图式。 
这三个层面远非相互隔绝：它们

持续相互制约。句末助词的选择预

设了语用预期，话题的识别预设了

句法结构，偏旁的辨认则引导了语

义预测。 
然而，必须强调的是，所揭示的

预测机制绝非装饰性的遗存、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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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上的珍奇或可选的修饰。恰恰相

反，它们构成了语言的核心运作机

制和可理解性的基础。一个不了解

仪式性拒绝脚本或面对赞美时谦虚

惯例的普通话使用者，从字面意义

上说，将无法正确预测其交流的后

续发展。在这个意义上，预测语言

学确认了一个古老的直觉：对汉语

的掌握不可分割地就是对一种文化

的掌握。 
我们所勾勒的预测语法面向双重

受众。对于汉语学习者，它提供了

一种渐进的、语境化的习得方法。

学习者不是将语法作为一套需要记

忆的规定来学习，而是被邀请发展

对规律的敏感性，内化期望视域，

训练自己预测即将到来的内容。 
对于语言模型设计者，预测语法

提供了一份为构建语言学上精确、

文化上适切的汉语人工智能而需建

模的规律的明确图谱。一套专门的

预测语法可以向架构中注入有针对

性的归纳偏置，引导学习朝向文化

上显著的配置，并在不仅仅是统计

合理性而且是语用恰当性的标准上

评估产出。 
因此，我们所勾勒的汉语预测语

法不是一个终点，而是一个起点。

它呼唤实证发展、理论延伸，并勾

勒出一种新型应用语言学的蓝图，

其中语言教学与人工智能设计不再

是两个平行领域，而是被认识为同

一项目的两面：理解、形式化和传

递每种语言中使意义成为可能的东

西。汉语凭借其向主导范式发出的

挑战，不仅仅是众多研究对象之

一：在预测语言学领域，它是一个

特殊的实验室，一个真正多语言且

文化敏感的人工智能之可能性在此

得以验证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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